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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晋之际的战乱和疾疫使北方社会处于“失序”状态，在这种生存压力下，民众自发形成了具有自保性

质的基层组织，由此使地方权力由国家转移到地方豪强的手中。流民帅李矩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崛起

的。他以军功起家，不仅帮助荀藩等人成功在密县建立行台，还凭借自身声望凝聚民众、团结其他豪强

抗击刘、石，是北方民众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李矩的势力兴衰表明，地方社会的基层权力，并非只是

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而应是一种双向性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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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r and disease during the two Jin Dynasties caused the northern society to be in a state of 
“disorder”. Under the pressure of survival, the people spontaneously forme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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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nature of self-protection, thus transferring local power from the state to the hands of local 
clan. The refugee leader Li Moment is rising in this era background. Starting from his military achieve-
ments, he not only helped Xunfan and others successfully establish a line in Mixian County, but also 
relied on his own reputation to gather the people and unite other powerful forces against Liu and 
Shi, which wa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northern people. The rise and fall of 
Li Ju’s power shows that the grass-roots power of local society is not just a top-down operating 
mechanism, but a two-way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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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两晋之际的中国，在内部宗室变乱和北方胡人侵掠的打击下陷入了更为持久的分裂状态。就北方中

原地区而言，权力的多元化是这一时段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而以豪族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则是构

成汉人地方权力的关键一环，司州李矩集团即其中的代表。关于李矩，历来研究者仅将其作为流民帅代

表人物之一，间或提及，所言也多与东晋政权的建立相关，并未有专题论述。但其却和北方胡汉对峙、

地方治理及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本文以李矩的活动轨迹为线索，探究两晋之际

司豫地方变革和政局演进，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2. 基层失序与李矩的崛起 

西晋末年，北方尤其是司州区域成为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聚集之所。不仅琅琊王氏(如王衍)、河

东裴氏(如裴頠)、南阳刘氏(如刘乔)、颍川荀氏(如荀藩)等高门大族被卷入其中，广大寒庶民众也在此次

动乱中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据《晋书·食货志》记载： 
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

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

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1] (p. 
791)。 

自晋惠帝元康年间以来，政治动荡，疾疫流行已成为社会的常态。1晋怀帝登基后，战乱不仅未停息，

其影响范围还蔓延至整个北方，“更相鬻卖”“人多相食”“白骨蔽野”的社会现状，使北方民众的逃亡

愈演愈烈，仅南渡者便有约 90 万[2]，加之胡族的侵扰，2 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已难以维持，“盗”这一

群体随之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原政局。据《晋书·怀帝纪》记载，晋怀帝欲外出避乱时遭遇了

“警卫不备”和“无车舆”的窘境，同时又在出宫时被“盗”所掠夺，“不得进而还”，丧失了南徙避祸

Open Access

 

 

1据陈高傭等《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册)统计，在元康的九年时间内，每年都有灾荒降临，且多集中在司豫雍秦等州，这对北

方生产力的破坏是较为严重的。 
2永嘉五年六月，匈奴军队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晋室对河洛地方的控制彻底消解，刘聪趁机不断地吞并、袭扰未失陷的地方

郡县。建兴元年寇河南，河南尹张髦死之；石勒又破乞活军，虏西晋宗室、大臣数十人，并南下至葛陂，威胁淮南。此外，匈奴

汉国还打散了河洛地方原有的行政体制，以暴力手段迁徙民众至山西，以备赋役，从而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失。晋元帝在建武元年

颁发的“己巳诏书”中对此总结道：“逆贼石勒，肆虐河朔，逋诛历载，游魂纵逸。复遣凶党石季龙犬羊之众，越河南渡，纵其

鸩毒。”此处的“逋诛历载，游魂纵逸”一句，即表明在汉赵多年袭扰下，河洛民众的悲惨现状。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5.13101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文兴 
 

 

DOI: 10.12677/ojhs.2025.131012 89 历史学研究 
 

的机遇，最终被胡人俘虏[1] (pp. 122-123)。可见，在两晋之际的动乱局势下，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被严

重削弱，这一现状造成了晋怀帝难出洛阳的困境。在内外生存压力下，地方民众为保障自身安全，纷纷

组建起了具有独立军事意义的基层组织，流民帅李矩正是崛起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下。 
李矩，《晋书》本传言其：“字世回，平阳人也。童龀时，与群儿聚戏，便为其率，计画指授，有成

人之量。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征西将军梁王肜以为牙门。伐氐齐万年有殊功，封东明亭侯。还

为本郡督护。”[1] (p. 1706)平阳郡原属河东，在曹魏时独立成郡。由史料未记载李矩父祖事迹之举来看，

李氏家族在魏晋时并不显贵，3结合后文言李矩“及长，为吏”和“素为乡人所爱”来看，平阳李氏应是

具有一定威望，但门第不高的地方豪族。 
李矩的发迹始于匈奴部众的南下。4在刘渊南下侵扰平阳郡时，李矩凭借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名望，成

功聚拢起了一批乡里百姓，并被后者推举为首领，率领他们向东南迁徙，最终屯驻在新郑。东海王司马

越对其势力较为看重，任其为汝阴太守，李矩也因之有了第一项功绩——整修漕运，5但其真正崛起则要

在洛阳失陷、荀氏行台建立之时。我们知道，永嘉之乱后，晋室正统并未立刻南移至建康，而是由中朝

残余势力通过拥戴流亡宗室来代行权力，史称“行台”[3]。荀藩、荀组兄弟创建于密县之行台便是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一支，然而其建立过程则颇为曲折。根据史料记载，荀氏在由洛阳至阳城的过程中，遭受

了司州贼寇的袭扰，兵力损失严重。李矩在此危急时刻帮助荀藩等人讨灭了贼寇，并利用自身储蓄来维

持荀氏流亡组织的生存。荀藩在承制并建立行台后，便将其任命为荥阳太守，李矩因此延续了其晋室官

僚的身份，并以此为契机，招抚离散民众，建立起了日后抗胡的军事力量。另外，荀氏不仅任李矩为太

守，还充当了建康与李矩的联络媒介。在李矩以伏兵打退石勒的进攻后，荀藩即向晋元帝表李矩之功，

元帝转任其为河东、平阳二太守，从而使李矩与建康士族有了一定的沟通渠道[1] (p. 1706)。 
由此可知，李矩的崛起一方面是由于其在战乱环境下，通过乡里名望聚集流民以自保，积累了相应

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又是其审时度势，善于利用滞留司豫一带的西晋官员的结果。通过荀氏行台，

李矩不仅延续了晋室官员的身份，还建立起了与建康的政治联系，从而具有了获取地方权力的政治资本。 

3. 李矩所领导的抗胡活动 

流民帅势力崛起于胡人南迁的历史背景之下，作为胡汉冲突的亲历者，流民帅对胡人的杀戮、劫掠

有着切身的体验，故而其常常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鲜明的夷狄观念[4]。李矩在与匈奴刘畅(刘聪从弟)
作战时，曾使人向子产祠进行祷告，言：“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1] (p. 1707)
“凶胡臭羯”四字代表着李氏对胡人的敌视倾向。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李矩于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

着抗胡主力的角色，他的军事经历也是结坞自保者生活的缩影。 

3.1. 倾心抚恤，扩充军力 

流民组织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内部的结构多以“家”“户”为基本单位，以宗族为纽

带。这种结构虽可保证流民帅用其家属对流民加以控制，但也使得流民组织呈现出小家庭的独立状态，

 

 

3关于李矩家世，还可从其与同郡邓攸的交往中得到体现。据《晋书·邓攸传》和《太平御览·器物部七》记载，邓攸虽从石勒

处投奔李矩，但其在三年后却弃之而附于荀组，后南渡入建康。对于其离弃李矩的原因史书中未有记载，但由邓攸未率妻子而孤

身入许昌这点来看，两人之间的矛盾应较为深刻，逃离也是邓攸的自保之举。这可能与二人在文化风格上的差异有关。邓攸祖父

邓殷曾“授皇太子《诗》”，说明其家族在儒学上的造诣是很高的，而李矩不仅未有关于家族好书的记载，反而言其在作战中

“令郭诵祷郑子产祠”、“使巫扬言”云云，文化上的差异体现的是二人阶层的差距。有鉴于此，寒门出身的李矩自然不为身为

士族的邓攸所信服。 
4李矩曾在元康年间参与平定氐酋齐万年的战役，因其战功被加封亭侯。但一则其战功对平乱之战作用并不大，二则其在战后为本

郡督护，未脱离平阳郡，后又因太守的排挤而有生命之忧，故而选择将其发迹定在聚集流民、迁居荥阳及新郑之时。 
5据《晋书》本传记载，“东海王越以为汝阴太守。永嘉初，使矩与汝南太守袁孚率众修洛阳千金堨，以利运漕”。此处应是东海

王司马越所派任，李矩也凭借此项功绩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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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帅地位的维持也因此更为困难，因而流民帅多会采取羁縻安抚之策来保障内部的稳定。 
以李矩为例，他率领平阳百姓东移荥阳、新郑后，始行招怀离散之策。据史料记载，“时饥馑相仍，

又多疫疠，矩垂心抚恤，百姓赖焉”。在日常的行军活动之中，这种怀柔之策也常被运用。“会长安群盗

东下，所在多虏掠，矩遣部将击破之，尽得贼所略妇女千余人。诸将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

是国家臣妾，焉有此彼此！’乃一时遣之。”[1] (pp. 1706-1707)“俱是国家臣妾”之言，说明李矩的行事

带有鲜明的家国理念，并不追寻独立割据的偏狭之举，正因这种胸怀，其军力也由之前的平阳一部逐渐

演化成了囊括司州各郡流民的军事联盟。河内郭默、汉将赵固、流帅魏浚皆与其联合，使李矩成为司州

抗胡的实际统帅。 

3.2. 多方联合，抗击汉军 

虽然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下，流民帅间有着相互的攻伐，如郭默进攻祖约却为其所败[1] (p. 1709)，赵

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的互攻[1] (p. 1696)，但在面临少数民族入侵时，各流民帅仍可摒弃前嫌，并

力抗敌。据《晋书·李矩传》载： 

时刘琨所假河内太守郭默为刘元海所逼，乞归于矩，矩将使其甥郭诵迎致之，而不敢进。会刘琨遣参军张肇，

率鲜卑范胜等五百余骑往长安，属默被围，道路不通，将还依邵续，行至矩营，矩谓肇曰：“默是刘公所授，公家之

事，知无不为。”屠各旧畏鲜卑，遂邀肇为声援，肇许之。贼望见鲜卑，不战而走。诵潜遣轻舟济河，使勇士夜袭怀

城，掩贼留营，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属归于矩[1] (p. 1717)。 

《晋书·魏该传》又载： 

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数为诸贼所抄掠。尹要该共距之，该遣其将马瞻将三百人赴尹。瞻

知其无备，夜袭尹杀之，迎该据坞。坞人震惧，并服从之。乃与李矩、郭默相结以距贼[1] (pp. 1713-1714)。 

上述两段材料所涉及的流民帅，有李矩、郭默、魏该、邵续、马瞻五人，他们在遭遇胡人势力袭扰时

会互相帮助。救援郭默之战的胜利，便是司并各方联合的结果。唐代史家言“邵、李、魏、郭等诸将，契

阔丧乱之辰，驱驰戎马之际，威怀足以容众，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据危城，折冲千里，招集义勇，抗御仇

雠，虽艰阻备尝，皆乃心王室”[1] (p. 1707)，所赞扬的便是他们联合抗敌的功绩。与此同时，洛阳城下

的拉锯也阻挡了匈奴人南下的脚步，为晋元帝立国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 

3.3. 团结部众，守御洛阳 

作为汉晋故都，洛阳始终有着重要的政治寓意，在东晋南朝时的历次军事活动中，大多以其作为最

终战略目标。以东晋为例，在王朝百余年的历史演进中，围绕洛阳的朝议颇多，这从晋愍帝建兴年间便

已有所展现。晋愍帝初登基时即下诏书，令司马睿由寿春北进至洛阳。6桓温在永和十二年的第二次北伐

时，即在击退姚襄后进驻洛阳，隆和元年又派庾希等人支援洛阳，抵抗前燕的进攻[1] (pp. 201, 207)，而

胡汉双方对洛阳的争夺则始于李矩集团的军事活动。 
据《晋书》本传的记载，在李矩击退刘畅部众后，得到了刘聪针对洛阳守将赵固所下达的手书，书

信中言要以其长史周振代赵固守洛阳。李矩以此信示赵固，赵固当即斩杀周振父子，归于李矩，洛阳由

此为司州流民所统，仍由赵固镇守，李矩还派遣部将郭诵协防。据《晋书·李矩传》记载，在赵固出镇洛

阳数月以后，刘聪派太子刘粲帅刘雅生等领步骑十万屯驻孟津北岸，刘雅生领命分兵进攻赵固，赵固逃

往阳城(山)并求救于李矩，李矩即遣郭诵救之。领兵作战，尤其是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谋略对战争胜利

 

 

6晋愍帝在建兴元年四月单独下诏给司马睿，言：“前得魏浚表，知公帅先三军，已据寿春，传檄诸侯，协齐威势，想今渐进，已

达洛阳。”将战略目标定在了收复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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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重要作用。史料言：“(郭)诵使将张皮简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众，不以为虞。

既而诵等奄至，十道俱攻，粲众惊扰，一时奔溃，杀伤太半，因据其营，获其器械军资不可胜数。及旦，

粲见皮等人少，更与雅生悉余众攻之，苦战二十余日不能下。矩进救之，使壮士三千泛舟迎皮。贼临河

列阵，作长钩以钩船，连战数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将格增潜济入皮垒，与皮选精骑千余，而杀所获牛马，

焚烧器械，夜穴围而出，奔武牢。聪追之，不及而退。聪因愤恚，发病而死。”[1] (p. 1708)在此战中，

李矩及其部众郭诵、张皮、格增等未受赵固退兵的影响，而是凭借强烈的民族意识因地制宜地调整战法，

最终击退了匈奴部众。刘聪之死虽不见得与李矩有关，但此战确实成为了匈奴汉国由盛转衰的标志之一，

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李矩的对手又变成了石勒。 
与石勒的洛阳之战中，李矩及其部将的表现同样卓越。据本传记载，洛阳在刘粲退兵后，由尹安、

宋始等四军共同驻守，各相疑阻，莫有固志。李矩借此机会进驻洛阳，重得旧都，并以郭诵镇守，多次击

退石勒军队。“诵多计略，贼至，辄设伏破之，虏掠无所得。(石)生怒，又自率四千余骑暴掠诸县，因攻

诵垒，接战须臾，退军堮坂。诵率劲勇五百追及生于磐脂故亭，又大破之”[1] (pp. 1708-1709)。 
综上所述，作为一位成长于战乱中的流民帅，李矩深谙治乱兴亡之道，怀抚民众，以家国大义感召

诸方势力，在与刘、石的作战中屡立战功，凭借功勋成为司州地区的抗胡核心。《晋书》也评价李矩“以

少击众，战胜获多，遂使玄明愤恚，世龙挫衄”[1] (p. 1717)。然而北方的动乱局势并不能保障李矩集团

的延续，其势力也在历次战争中逐渐消亡，功亏一篑的结局令其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4. 李矩败亡所见基层权力的运行机制 

李矩势力之败亡，始于和石勒将领石聪、石良作战的失利。这场失败，不仅使李矩势力陷入了粮草

短缺的穷困局面，还令其与郭默的联盟被瓦解，造成了司州区域的逐步沦陷。据《晋书·李矩传》记载，

导致李矩败亡的战争共三场，且每一次的失败都会使其势力遭到削弱。石聪败郭默，导致郭默弃李矩逃

向建康；石良败李矩，擒郭诵弟元，并用计破坏了李矩与郭诵之关系；李矩在粮草不济的困局中，听从

郭默建议，联合刘曜共抗石勒，反为石勒所败，刘岳、郭默皆散。战争的失败，不仅导致司州抗胡势力的

瓦解，而是造成了李矩部属的离散。在此种情况下，李矩被迫率少数部众南徙，最终病故于鲁阳，余部

则迁往襄阳。7 

以上是李矩在司州地方的大致遭遇，其人生历程基本展现了两晋之际北方基层首领的整体面貌。但

研究历史并不仅仅要对某一人物进行盖棺定论，而是要透过人物来观察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现状。众所周

知，两晋之际的北方社会，存在着激烈的民族、阶级矛盾。在上层政治斗争愈加激烈的同时，身处地方

的民众为自保纷纷建立武装组织，这些组织的首领也因此获得了基层的控制权。虽然在形式上保留着晋

室所封之官职，但此时的武装首领已经成为具有独立性质的个体。这样，与国家权力深入型、权威型、

集体型特点相对抗的广泛型、弥散型、个体型的一种社会权力便产生了[5]，韩昇也提出，五胡十六国动

乱所造成的最深刻影响，并不在于皇室的更替，而在于这场浩劫把一个自上而下、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

撞成碎片，瓦解为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集团[6]，李矩的司州势力便是案例之一。 
关于地方豪强的基层权力，唐长孺先生认为“宗族、乡里组织纵然带有残余的公社性质，但是既然

为其中的豪强通常是官僚所统率，这个豪强就必然要利用现存的组织为自己服务”[7]。在这里，将基层

权力看作地方豪强自上而下的一种运作机制。然而，李矩的境遇则说明了另外一种倾向的存在。在他遭

 

 

7陈寅恪总结流民南徙于长江上游之襄阳者，言：“居住南阳及新野地域之次等士族同时南徙至襄阳一带。其后复值‘胡亡氐乱’，

雍秦流民又南徙至此区域。”而从李矩南迁事来看，在永嘉乱后即有零星河南流民南迁至沔汉，同时，李矩病故之鲁阳也成为了东

晋上游北伐至洛阳的重要关隘。据《晋书》记载，兴宁元年前燕攻荥阳，太守刘远逃至鲁阳；桓豁攻宛，守将赵盘退至鲁阳；苻坚

攻襄阳时，亦派遣石越先攻鲁阳；桓温北伐时，也遣军驻守鲁阳，为进攻许、洛做准备。这些均说明，由河南至沔汉，可经宛、鲁

阳，进至顺阳、新野，再入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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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胡人军队的袭扰而势力衰弱之际，与其联合的郭默先行逃亡，随后，李矩下属流民又有向石勒归附

之意，李矩虽知之而不能讨。这一状况导致他在南徙途中陷入仅有百余人送行的困窘局面。由此可见，

基层首领并不能无限制地利用这一权力为自己服务，他们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下属民众的支持，一旦首

领不能保障部属的生命安全，他们的基层权力便会随着民众的离散而消解。这明显是带有双向性的互动

特征。 
不仅是李矩，屯驻于弘农郡的魏该也有类似的遭遇。据《晋书·魏该传》记载，魏该在资源匮乏、军

力不张的情况下，想要南渡避祸，却遭到了宗族的反对，魏该只能单骑走至南阳，部民则跟随马瞻归附

了刘曜。其后，因为“(刘)曜征发既苦，(马)瞻又骄虐”，部曲们再度遣使招引魏该前来，“该密往赴之，

其众杀瞻而纳该”[1] (p. 1714)。二人的经历说明，流民帅虽为组织首领，且有世袭之权，但下属流民似

乎对其权力有着监察与废除之权限，这也使流民帅对自身存在着道德上的约束。正因如此，他们成为首

领后，便要以维护乡里宗亲的安全为第一要务。倘若不能保障民众的利益，这些部属便会重新选择代理

人。这种特殊的权力运行机制，是影响流民帅及北方基层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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